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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导

奥贝米莱发表了年，已故的俄罗斯学者 他对《善

逝教法史》一书英译文的第二部分，这是一部有关印度和西藏

佛教史的名 年）由西藏学者布顿撰写成著，于 世纪（

书。该书讲的是在吐蕃王（赞普）主持下汉僧和印度僧侣之间

在吐蕃举行的一次大辩论会。布顿这样分析了当时的情节〖参

年在海德耳堡出版的译文：（由布顿阅 奥贝米莱于 法师编写的

佛教史 页。布顿所写的这一段已于）第 卷 年由，第

达斯在（西藏的印度班智达）一文中翻译过，该文刊在（比哈尔社

会研究杂 期以及紧接着的后几期中。达斯的译文和奥志）第 卷，第

贝米莱的译文差异很大， 巴塔查利亚在他为寂护所著的这一译文由

《摄量论》和莲花戒的注释而写的前言中引用过（见 年巴罗达出版

的（盖克瓦东方集刊） 卷，第第 期中的（摄量论前言）一

文）〗。那时正是乞黎苏笼腊赞（即赤松德赞，参阅 年第

版的《藏汉大辞典》，再版编辑注）执政年间，即公元 世 纪 。

布顿认为这位赞普是一位唐朝公主的儿子〖这里指的是金城公主，

布顿认为她是唐朝皇帝的女儿，于 年 日公 由中宗皇帝将月 她元

许嫁吐蕃王 页注②；（即赞普，或赞布，参阅（通报）第 卷 ，第

卷第 ，第 页，我们在下文有时也简单地译 为妻，但成“吐蕃王

她 月或绝不是唐 月，吐蕃年中宗皇帝的亲生女儿。公元 年

派了 年 月 日一个使节到唐朝迎亲； 日，中宗皇帝亲排銮驾一

直陪送她到达长安西部的始平县，金城公主经由那里出发，由唐朝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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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唐皇十六支御林军的指挥之一，左卫大将军杨矩陪同抵达吐蕃（参

阅（旧唐书）第 卷 卷上，第，第 页，第 页，第 页；巴沙尔

译文，第 页；（唐书） 页，第第 卷，第 卷上，第

页；《册府元龟》第 卷，第 页；《资治通鉴》页和第 第 卷，

第 页，第 卷，第 页；《唐大诏令集》第 卷，第 页；《通

页）典》第 卷，第 。

金城公主的父亲是雍王守礼，守礼又是唐高宗皇帝（卒于 年）

年）的孙子（参阅（旧唐书）第 卷，第和武则天皇后（殁于

页；《唐书）第 卷，第 页）；唐高宗和武后又是中宗皇帝的父母双

亲。因此，中宗配给吐蕃赞普为妻的不是他的亲生女儿，而是他的小侄

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长兄的孙女）。人们普遍认为雍王守礼是好色

之徒，共有六十多位儿女。其父名叫贤，是唐高宗的第六子，也是武后

页；《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参阅（旧唐书）第 卷，第 唐书》第

卷，第 页）。贤于 年被册封为雍王，随后又于 年在他长兄死后

被立 年，他母亲武后怀疑他令人杀死了一个有利于为皇太子。公元

其野心的幻术之士，因而就剥夺了他的所有尊号并贬谪到地方上去了。

即使到了那里，武后还命令一位将军监视他。公元 年，在武后行将

篡权的时候，这位将军又逼贤自杀身亡。金城公主的父亲守礼就是贤的

第二个儿子。贤死后，武后又为他昭雪，恢复了他的尊号。为了纪念他

父亲，守礼又被封为“嗣雍王”。但由于受到其父嫌疑罪的株连，他和

年名他的堂兄弟们，即睿宗（武后的第三个儿子，先于 义上

执政，后又于 年临朝）的儿子们被软禁在皇宫深苑之中，在

十年多时间内 严禁他出外，只是到了 年他才“许出外邸”。在

年年或 ，了又获得了邠王的尊号。

因此，后来的金城公主是出生在皇宫里的，并一直在那里生长到

年，她与其叔父，即后来的玄宗皇帝 年出生， 年执

政）一起生活，玄宗是睿宗的儿子之一。但金城公主没有和她的伯父中

宗 年生 年执政）一起生活过；中宗在 年被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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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外地，只是到了 年，他才被召到洛阳，然后又被册立为皇太

卷，子（《旧唐书》第 第 页， 卷，第第 页；《唐书）第 卷，第

页和第 页）。在他父亲离开宫廷之后，金城公主可能继续留在了那里。

尽管我们没有掌握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确切资料，但我们却不知道她的

伯父中宗是怎样亲自把她抚养成人的。

然而，我 页中读到：景龙们可以 元在（资治通鉴）第 卷，第

月 日），决定年年夏四月辛巳（即 “以上所养雍正守礼女金城

公主妻吐蕃赞普”，这段文献里的“上”指的只能是当朝皇帝中宗。但

（资治通鉴）以前的其它文献都遗漏了“上”（即皇帝）字，因此，人们

就可能误解为金城公主是由某一位皇帝抚养成人的，而又不一定是确指

中宗皇帝。所以，《旧唐书》第 卷上，第 页就记载有：“中宗以所

养雍王宗（应读作‘守’。 译者）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巴沙尔

页中也是这样译的，这都是不严密的。另外，《旧唐书在其译文第 》

卷，第 页同一段中也是用相类似的字眼来表达的：“神龙⋯⋯三第 年

⋯⋯夏四月辛巳，以嗣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同样，

在《唐书 卷下，第》第 页（这里误将作出这一决定的时间定为景

龙三年，即 年，实际应该是 年，即神龙三年或景龙元年。因为

年 月 日才改元）中，我们可以读到：“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

公主妻之”。（通典）第 卷，第 页中也是根据（旧唐书）的本纪

（ 卷，第第 页，参阅下文）而记载的，但是用更为确切的“封”字代

替了“为”字。

人们可以由此而明白（特别是如果注意到这最后一种说法的话），

只是在决定把守礼之女嫁给吐蕃赞普的时候才封她为“公主”。但是，

尽管前面所引的全部文献似乎都会导致这样的解释这种解释 却

与事实并不相符。事实上，人们通过其它资料可以获悉，她至少是在一

页全文记载了一年之前就获得这一头衔了。《唐会要）第 卷，第 道

日的诏书令，它规定：“置公主设官属”（共有七位公主）月年 。

《唐书 第》第 卷 页讲得更为明确（也请参看《资治通鉴》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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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页）：“开府置官属”，也就是说委派一些官员负责管理“府”。

通过这道诏书，这批府内的公主们则成了一种储存品。这七位公主中有

三位是皇姑：其中太平公主是太宗皇帝和武后亲生女（参看《唐书》第

卷 ，第 年间吐蕃赞普曾页； 向她求婚，但武后不愿意离开

她）；长宁公主和安乐公 页）。主是中宗皇帝之女（《唐书》第 卷，第

其他四位公主（包括金城公主在内）则“非皇后所生”，她们只有权得

到派给皇后亲生女一半数目的公务员，其收入也有所递减。可能只是到

了这个时候，才把“公主”的尊号赐给了守礼之女，这本身就是为她和

吐蕃赞普的婚事作 月准备的。 年 日的诏书令实际上也有记载：

“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马”。其他六位公主中的任何一位

页）。然而都没有享受如此之特权（参阅（唐会要）第 卷，第 ，这道

月 日的那道诏书诏书令比 页 要早一年多，后一道诏书令正式决

定将金城公主婚配吐蕃赞普为妻。

事实上，请婚的要求是由吐蕃女摄政王于 年为她的孙子弃隶缩

（蹜）赞提出来的，他当时刚刚登基为新赞普（参阅《旧唐书》第

页；卷上，第 页；巴沙尔译文第 《唐书》 页），第 卷上，第

但唐朝未能立即作出答复，这件事就被拖延下来了。吐蕃的联姻要求甚

年至可以追溯到前几任赞普时代。早在 ，松赞干布的继任者就派人

到 页；《册府元龟）第唐 卷，第朝请求与之联姻（《资治通鉴》第

卷 年）似，第 年）临终前不页），文成公主（卒于 久（即

乎又一次为器弩悉弄提出过这种请求（ 卷，第参阅《资治通鉴》第

页；《册府元龟》 卷 页），但唐史文献并没有阐述清楚这，第第

页；巴沙一点（《旧唐书》第 尔译文第 页；卷上，第 《唐书》

年才原则上把婚页）。第 卷上，第 武后于 事定了下来（（册府

年（参看（旧唐卷元龟）第 ，第 页），也可能是在 书）第

卷，第 页；《资治卷上，第 页；《唐书）第页；巴沙尔译文第

通鉴》 页），但实际缔结婚约的时间却一直推迟到第 卷，第

年 这一方面是由于吐蕃新赞普年龄太幼小（根据汉文史料记载，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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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登基时，按照中国的算法只有 岁，而按照欧洲的算法才只有

岁），同时也是由于其它原因。在 年，唐朝方面才最后肯定了下来。

中宗皇帝的离别公主时的温存和痛苦的场面，以 年 月及在

卷上日颁布的婚姻诏令中也佯称“朕之少女”（参看《旧唐书》第 ，

第 页；巴沙尔译文第 页；《全唐文》第 卷，第 页；《册府元

龟》第 卷，第 页）。在举行告别宴会之后，人们在始平县支起的皇

家帐篷里用酒，中宗将吐蕃使节唤上面前，泪流满面地啜泣着讲了一小

段话：他看到自己的爱女远离而去简直是心肝欲碎。宫廷诗人也奉诏以

此为题即席赋诗（《 卷中就记载有全唐诗）第 多首当场所作的诗

词）。举行这一壮观的告别仪式的县也被命名为“金城县”，甚至还决定

从此之后把洒酒饯别的地方称作“怆别里”。

婚后，金城公主在与玄宗皇帝 按照不列颠的习惯是她的叔父

（因为玄宗是睿宗的儿子，睿宗又是守礼父亲的长兄） 通信时，竟

公然称之为“兄”，而没有使用习惯的格式“奴奴”，并且自称为“妹”，

这就好像是说她真正是玄宗的伯父中宗的女儿，或者是玄宗的父亲睿宗

的女儿（见 年的信，载（册府元龟）第 卷，第 页； 年的

页信，同上书，第 ； 年的信，同 页；上书， 也请参看《全唐第

页）。官方流传的说法正是这后一种，文》第 卷，第 即金城

公主是睿宗的女儿。实际上，人们从（唐大诏令集 卷，第）第

卷 页）获悉，，第 年（可能页（即《全唐文》第 是

月 日），睿宗皇帝决定向吐蕃派遣使节，以负责通告公主，他正式决

定把她过继为女：“今犹子属爱，何异所生？⋯⋯用命⋯⋯甘昭充使

⋯⋯沈皓仙为附使节，往册尔为朕长女；依旧封金城公主”。这一过继

意义双关，从此公主也正式有权称玄宗皇帝为兄了；但这也只不过是为

了对付吐蕃人的一种花招而已。

根据原义，公主应该是皇帝真正的女儿。所以，在唐史有关尊号的

几卷中也都明确规定了公主的称号是“女为公主”（《唐 卷，书）第

第 页）。但这种父女关系经常都是虚构的，在唐代同藩属婚配的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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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几乎全都是假的。公元 年，北突厥 一个既没吐蕃族古老，

也没有他们那么天真的藩属 的首领毗伽可汗要求和唐朝联姻，唐朝

使节婉言谢绝，以在唐朝皇帝和突厥可汗之间已经存在有父子关系（唐

朝赐突厥可汗李姓）的借口而推托。突厥可汗反驳说：和藩属结婚的唐

朝公主（他特别是指金城公主和另外一位与契丹首领结婚的公主）都是

假的“，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岂问真假？”〔《旧唐书》

卷上，第 页；《唐书》第第 卷下，第 页；也请参阅下文

资治通鉴》 卷，第 页；《补遗部分》 《册府元龟》第 卷，第

页）〕。第

事实上，最主要的是由和亲所产生的政治特权，这种联姻被称为

“甥舅”或“舅甥”关系。这一术语在有关吐蕃的汉文文献中频繁出现，

它是指存在于唐朝皇帝与吐蕃赞普之间的关系和义务。甥舅是指母方的

叔侄关系（母亲的兄弟），但有时在其它意义中也指翁婿关系，这种双

重的意义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婚姻制度（有关对“甥”字各种意义从

社会学角度的解释，请参阅冯汉骥：《论中国的亲属制度》， 年费城

列维 年在页；版，第 斯特 巴黎出版的劳斯于 《论亲属

关系的基本结构》第 页以下；芮逸夫于页以下和第 年在

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页中发表的文第 第

年章和俞 页上的文章）。敏在《燕京学报） 月第 卷，第

，其中的“藏文中相对 ”也同样是应的“甥舅”一词是“

”字的意义之指侄子或女婿， 一也是指母方的叔伯。这一术语在拉

年的一篇用萨 两种语言写的碑文就已经出现了（参看巴沙尔译文，

页第 ；沃德尔于 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 页注④的解

卷，第 期，第 页发表的文释；寺本婉雅在《大谷学报》第 章；

也请参看托玛斯在《新疆藏文 国志》第文献资料集》里译的《于阗

年在罗马出版的《吐蕃；杜齐于页注章，第 诸王的陵墓》，

页）。另外，《尔雅》第 页和第 一书中也指出“内弟”就是“甥”，

在贾斯克的字典里，“舅”字也具同一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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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皇帝舅（”见 卷，年的信，载《册府元 页；龟》第 第

（全唐文）第 卷，第 页），并自称是唐朝皇帝的“外甥”（见

页的信，载《全唐文》第 卷，第 页；参阅《册府元龟》第

卷，第 页以及 年左右由封敖为唐德宗起草的一封致吐蕃赞普的

卷，第信，见《文苑英华》第 卷，第 页；《全唐文》第

页），或者唐朝皇帝也毫不含糊地称吐蕃赞普为“子婿”（见诗人张九龄

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大概写于 年之间，很可能是 年，因为

张九龄于 年出任宰相，因此也负责撰写国家之间的来往信函公文，

他卒于 年。见（唐丞相张曲江先生文集》，载（四部丛刊）版本第

卷，第 卷，第 页，第页；参看（册府元龟）第

页卷，第 ；也请参看弃隶蹜赞的汉文信件，收集在《全唐文》第

卷，第 页），他们仅仅想强调两个国家之间的和亲：“缘国家先代

公主既为舅甥，以今日公主即为子婿。如此重姻，何待结约？遇事，足

以相信；随情，足以相亲”（见张九龄在 年左右为唐玄宗皇帝撰写

的致赞普的信）。这样一种联姻必然会随之而产生某些义务和权力，对

吐蕃来说，尤为如此，特别是和唐朝在平等基础上打交道的权力；作为

女婿，就不再是附庸了，而是成为盟邦了。另外，唐朝也不是甘心情愿

地承认这种权力的。在玄宗执政的头几年，即 年左右，这两个国家

的关系受到了严重挫折，因为吐蕃人在他们的外交表疏中“求敌国之

卷上，第唐书》第礼，言词悖慢，上甚怒之”（《旧 页；巴沙尔译

年，赞普在一封信中宣称“：唐吐页文第 ）。 蕃皆大国”〔《唐书》

页；《卷上，第 页；巴沙尔译文第第 册府元龟》第 卷，第

页则是“汉与吐蕃俱是页 卷，第和《全唐文》第 大国”；参看

年，新任吐蕃下文的注释〕； 赞普又在致唐朝皇帝的信中说：“我大

蕃与唐舅甥国耳 何得以臣礼见处？”。这里对唐朝的称呼没有使用礼节

但在汉语中，“甥舅”一词自古以来就适用于更广泛意义上的联姻

关系（见顾赛芬所译《左传》第 卷，第 页，第 卷，第 页和

页 ）。第 在 世纪时，吐蕃赞普在致唐朝皇帝的信中也称他为“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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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大唐”一词（《旧唐书》第 卷下，第 页；巴沙尔译文第

页；参阅《唐书》第 卷下，第 页，吐蕃赞普在信中宣布他不再受

欺负了“，乃用臣礼卑我”）。

甚至就在金城公主结婚的第二天，吐蕃人就立即把这一有利条件用

于政治目的了。陪同金城公主到达吐蕃的唐朝使节杨矩在出使之后返回

国内时被任命为库库诺尔湖（青海湖）东部地区的鄯州都督。吐蕃人以

厚礼相赠，随后就以“公主汤沐之所”私人领地的名义要求他割让九曲

地（位于黄河上游的左岸，在库库诺尔湖和今西宁市的东南方。参看商

页）。据唐史（《旧唐书）第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地图）第 卷上，

页；巴沙尔译文第 页；《唐书》第第 卷上，第 页）记载：这

是一块肥沃的地方，资源丰富，既可以为军队提供粮草，又可以为畜群

提供牧场。另外，这里还处于唐朝本土的边陲。吐蕃人的请求是由杨矩

转奏的，也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所以是不可能被拒绝的。这些资料还

补充说，从此之后，吐蕃人表现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的入侵也就连

绵不断了。这种“赏赐”封地的作法是唐朝后来对吐蕃政策中许多失算

行为的始点。据（唐书）第 卷，第 页记载，这次赏地是于“景龙四

年 日和月 月月 日之间）进行的。同年年三月”（即公元

日，金城公主离开了始平县而到达吐蕃〔参看下文《补遗部分》，（原文

页）〕。第

年邝平樟小姐于 月在北京出版的燕京大学历史研究会的刊物

《史学年报 卷，第 期，第》第 页上发表了（唐代公主和亲考）

一文。作者在文中指出，在 位与藩属和亲的唐代公主中，只有三位

才真正是皇姑，而这三位公主又都在唐朝末年嫁给了回鶻可汗，当时唐

朝只是依靠藩属的援助才得以生存下来。这三位公主之中的第一位是唐

年嫁给了骨咄禄毗伽厥可汗肃宗的女儿，于 （因此，伯希和于

年在《亚细亚学报》第 期，第 页上建议用突厥文复原这位毗伽厥

可汗的真正名字，该可汗于 年执政）；第二位公主是唐代宗皇

帝的女儿，于 年嫁给了合骨咄禄毗伽可汗；第三位公主是唐宪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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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于 年嫁给了登罗骨没施合毗伽可汗（有关与回鹘可汗和亲的

唐朝公主的问题，也可以 年，参阅《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

第 页中卷，第 米诺尔斯基的文章）。开创先例的是唐肃宗的

女儿宁国公主，唐肃宗当时特别感激回鶻人，因为回鶻人强有力地援助

他镇压了安禄山叛乱，因而也就挽救了他的王位宝座。唐史（《唐书）

页）中说：卷上，第第 当卷，页；参阅《旧唐书》第 第 时

唐朝使节护送这位公主拜见毗伽厥可汗时，可汗想要求唐朝使节按照国

君的礼仪参拜他，厉声对唐朝使节说“见国君，礼无不拜”，唐朝使节

反驳说：“天子顾可汗有功，以爱女结好。比中国与夷狄婚，皆宗室子。

今宁国乃帝玉女，有德容，万里来降，可汗天子婿，当以礼见，岂得安

跨受诏邪！”可汗听后就恭敬地站了起来，并以合乎礼教的举动来接受

唐肃宗的册命，并封唐朝公主为可敦。《旧唐书》补充说：“蕃酋欢欣

曰：唐天子贵重，将真女来”。

人们发现，为使史料更具有真实性，汉人是很善于区别真假公主

的。可是有关金城公主的记载却相反，所有的史料都给人们一种印象，

似乎汉人故意竭力将一切都搞得模糊不清。人们也可能会认为我对上述

引文的解释方法有点过分向这一方向诱导了。但应该考虑到汉人与蕃属

打交道中非常敏感的特点。中宗皇帝在物色一位陪送金城公主到吐蕃去

的使节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是明证，他的朝臣们一一都拒绝前往出使，因

为这样一种使命会引起憎恶和恐惧心理（参阅（唐会 卷，第要）第

页）。当时可能对一位政敌所施展的最坏恶作剧就是设法让他受命出使

吐蕃，这一 年）头上了。当时朝内宰相大祸当时就降到李揆

岁高龄的卢杞非常憎恶李揆，他就唆使皇帝命令这位 年去老朽于

和吐蕃人盟誓婚约。李揆当时就向皇帝说明他不可能活着回来了，但卢

杞仍坚持这一决定。李揆第二年果真死在了回程的路上。李揆非常害怕

吐蕃人，以致于他和吐蕃人初次接触时，竟拒绝向他们透露自己的官品

衔位；他提心吊胆地害怕吐蕃人把他扣留起来，人们甚至还传说他在出

发之前就一命 卷，第呜呼了（见《唐书》第 页； 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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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客嘉话录》，刊 年（扫叶山房》版本的《唐人说荟》第 页；

同一版本的《前定录）第 页）。人们可以从这类故事中得出结论说明

汉人非常忌讳让吐蕃人接触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像邝平樟小姐这样的中

国女性也有类似的感觉，她在 期，第 页上卷，第《史学年报》第

发表的《唐代公主和亲考》一文中宣称，金城公主之所以在这次婚事中

被选中，那正是由于她只不过是在宫廷里长大的皇帝的养女之缘故，也

正是因为她的祖父从前曾犯过罪的原因。

另外，在 年，唐代宫廷完全有理由坚持给吐蕃人一种印象，说

明降嫁他们赞普的“皇后”确实是皇帝的生女。这肯定主要是由政治动

机所决定的，因为当时汉人正在寻求抵抗突厥的盟友。除此之外，这种

婚事也是一桩赚钱的买卖，当吐蕃人于 年首次向金城公主求婚时，

他们就向唐朝奉送了两千两黄金和千匹良马；当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于

年结婚时，吐蕃送给文成公主彩礼的数目还要大得多，数量之巨确

实令人惊讶：计有五千两黄金，这还不包括几百件珠宝首饰（参阅巴沙

尔所译《旧唐书》第 页 卷，第和第 页；《册府元龟》第

卷，第 页页；《唐会要》第 和第 页）。文成公主也只不过是皇帝的

“宗女”或“宗室女”而已；但吐蕃人当然也把她当成唐朝皇帝的亲生

女（参阅巴科：《松赞干布与唐朝公主和亲考》一文，刊《汉语和佛教

杂文 卷，第集》第 页），松赞干布在致唐太宗的信中也自称为“奴

卷上，第 页；忝预子婿”（《旧唐书》第 巴沙尔译 页；《册文第

卷，第 页）府元龟》第 。

从在敦煌发现的吐蕃编年表来看，金城公主卒于 年（巴科：

页），而根据汉文史料来看，却是（有关吐蕃历史的敦煌文书）第 卒

月或 月于 （《册府元龟》 卷，第第 页；《资治通鉴》年

卷，第 卷，第 页）；吐蕃借此机页 会向唐；《唐第 会要》第

年的头几个月朝派去了一名使节，他于 才到达长安（《旧唐书）第

卷上，第 页 页；《；巴沙尔译文第 唐会要》第 卷，第

页）。在金城公主从 年在吐蕃居住期间，汉文史料只记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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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就是他在 年领导了一次同一个吐蕃使节举行的外交谈判

（《旧唐书》第 页；巴沙尔译文第 页；《唐卷下，第 会要》第

卷，第 页）。在有关吐蕃赞普的问题上，（通典）别树一帜，和其

它汉文史料也不同，其记载的事实多是杂乱无章而又漏洞百出的。此著

页）认为（《通典》第 卷，第 ， 年吐蕃执政赞普的名字

叫乞梨弩悉笼；而其它史料则写成器弩悉弄，并认为乞梨弩悉笼是他前

任的名字，卒于 年或 年。这位赞普名字的原文可以复原成

，而在西藏传说中，他却是 年执政的一位赞

普（巴科：《有关吐蕃历史的敦煌文书》第 页， 页，第 页，第

第 页）。页，第

在（通典）之外的其它汉文史料（《旧唐书》、《唐书》、（资治通

鉴》、《册府元龟》、《唐会要》等）中，金城公主的丈夫在登基的时候叫

作弃隶蹜赞（《唐会要》中错把“隶”字写成了“肆”字），在逝世前又

年叫乞黎（或梨）苏笼猎（或腊）赞。这些资料都一致认为他在 登

岁的顽童（因此，他诞基时仅是个 生于 年），为其求婚的要求是由

他的祖母向唐朝提出来的，当时她正在摄政（据这些史料记载，在金城

公主于 年抵达吐蕃时， 岁），他的儿子于赞普才仅仅 年即位。

以上全是汉文资料所记载的事实。依照吐蕃的传说来看，汉文史料中所

记载的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事实上是两位相继执政的赞普，即弃隶蹜赞

和 年，可能是 年起开始临朝执政，从乞黎苏腊赞。弃隶蹜赞生于

年在拉他于 年间居位在尼泊尔。因此，当金城公主于 萨

“鹿园”定居时，他不可能前去迎接她（巴科：《有关吐蕃历史的敦煌文

书）第 年，可能是从 年起才页）。乞黎苏笼腊赞出生于

真正开始执掌朝政（巴科：同上引 页和第书， 页）；人们一般都第

同意按照汉文 年（哈京于史料把他在位的最后一年定为 年在巴

一位吐蕃赞普，这些史料还认为该赞普于 年即位，而卒于 年；

但这些史料在谈到该赞普的名字的时候却各持其说。最古老的史料是

《通典》，于 年由杜佑撰写成书。身为宰相，杜佑和吐蕃人有过直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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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出版的《十世纪的梵 藏文献集》第 页）；伯戴克：《关于

拉达克编年史 年的研究》一文，刊 月出版的《印度史季刊》第

卷，第 页以下；立花秀孝期（增刊号）第 于 年 月发

表在《宗教研究 卷，第 期，第》杂志第 页上发表的

《西藏王统论》一文。这些文献都充斥着重要的粗心大意的纰漏和印刷

错误，以致使人难以从中汲取任何有益的东西。

在有关乞黎苏笼腊赞赞普名字的问题上，西藏传说都认为他是于

年登基的赞普，而汉文资料再一次标 卷，第新立异。《通典》第

页上称之为乞梨悉笼纳赞（这是由于中国西北部的发音特点所造成

的，因为那里的人都把“腊 字读成为“纳”字）；其它资料中则又称

这为挲悉笼腊赞（《唐书》第 卷上 页）；《册府元龟》第，第

卷，第 页上又称之 卷，为 第 页上娑悉笼腊赞；《资治通鉴》第

也叫作娑悉笼腊赞（这里的“娑”字应读作“素禾”）；《旧唐书）第

卷上，第 页的“婆悉笼腊赞”一说是错误的（参阅伯希和在《通报》

第 卷，第 页上发表的文章）。在 年间，汉文史料中只字

卷未提过任何一位吐蕃赞普的亡故。从《册府元龟》第 ，第 页中

的资料来看，于 年薨逝的吐蕃赞普不是别人，正是挲悉笼腊赞。

年，但据（资（册府元龟》还记载他登基于 治通鉴）第 卷，第

页的资料来看， 年亡故的却是乞立赞。然而，乞立赞这一名字在

其它史料（《旧唐书》第 页；《卷下，第 卷下，第唐书）第

页页；《册府元龟》第 卷，第 页）中却是指卷，第 ，第

年的执政赞普。这位乞立赞的名字很可能也可以写成“乞黎赞”（更

确切地话，应该是乞黎腊赞，即乞黎苏笼腊赞的缩写）。按照西藏的传

（或 年说， 执政这就是 的一位赞普的名字或几位赞普的

名字之一。

所以，从汉文史料方面来看，如果人们认为中印僧侣大辩论期间的

吐蕃赞普是一位唐朝公主的儿子，即一个混血儿，那是不会有任何障碍

的，这一点可以说明唐朝当时似乎确实对吐蕃施加有影响。从西藏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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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那种把乞黎苏笼腊赞说成是金城公主儿子的作法不完全是布顿个

人的杜撰，这一传说是被普遍证实了的（例如，可以参阅杜齐所引证的

世纪的（西藏王统世系明鉴）（见《论西藏历史传说的真实性》

年出版的《古代印度》第 页；或柔克义：《论佛一文，刊莱顿

陀的生命》第 页）。拉萨大昭寺（戴密微误引了朱少逸的著作，实

译者）里有松际应为布达拉宫 赞干布汉族妻子的塑像，她怀里抱着

一个婴儿，西藏人非常乐于让汉人游客来这里参观，并向他们解释说，

在吐蕃王族家庭的血管里流动着汉族的血液（见朱少逸于 年在上

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拉萨 页）。见闻记》，第

布顿讲述了一个有关金城公主生儿的新奇传说（见奥贝米莱译文第

卷，第 页）。金城公主可能首先是嫁给了弃隶蹜赞（ 年执

政）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名叫洁擦拉本 ，可能就

是敦煌编年表中的拉本皇太子，他殁于 年，即与金城公主卒于同一

年。见巴科：《有关吐蕃历 页）。他们生了一个儿史的敦煌文书》第

子，但夭折了。金城 赞，他们公主就改嫁给了她的“祖父”，即弃隶蹜

也有了儿子，金 年）生下了乞黎苏笼腊赞（从城公主于戊午年（即

敦煌的吐蕃年表来看，乞黎苏笼腊赞实际上是生于 年，即壬午年。

参阅巴科：同上引书）。换句话来说，如果奥贝米莱的译文是正确的话，

那么金城公主应该是嫁给了她的公爹（而不是她的“祖父”），即乞黎苏

笼腊赞的私生父是弃隶蹜赞，而根据西藏王统世系顺序表来看，弃隶蹜

赞则是乞黎苏笼腊赞的祖父。布顿没有说明金城公主在与她公父结合时

是否已经死去了丈夫。因此，这很可能是一种一妻多夫的传统。但《西

藏王统世系明鉴》〔由 卷，第 期（增刊伯戴克在（印度史季刊）第

页上所引用〕还提出了另外号 ），第 一种与众不同的说法，而且无疑

也更为正确一些：唐朝公主首先是许配给了皇太子姜擦拉本（

，即洁擦拉本），但当他到边界上迎亲时却暴卒了。金城

公主就嫁给了老赞普，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

那么这里指的是父亲霸占了许配给儿子的夫人。葛兰言曾指出，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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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确实存在过这一习惯（参阅《中国的婚姻种类》一文，发表在

《社会学年鉴》下卷，第 期，第 页）。这一点与传说中的有关儿

子与父亲的遗孀结婚的习惯是近似的，汉人经常把这一习惯归于藩族

人。伯戴克（同上引文，第 页）所引用的同一篇藏文史料也说乞黎

苏笼腊赞的儿子木内赞保曾娶了他父亲的一位遗孀，而杜齐在《吐蕃诸

王的陵墓》一书第 页中也提到了同一时代的另一位人物，他也娶了

其父亲遗留下来的寡妇〔参阅下文《补遗部分》〕。

但是，人们实际上都毫无保留地赞同那种认为乞黎苏笼腊赞赞普可

能就是金城公主儿子的传说，也有许多否认这种说法的迹象。因为，吐

蕃赞普在拉萨僧诤会议期间是偏袒印度人一方的，他并没有协助亲汉僧

一方。这种传说尤其是被古代的一分官方文书所否认了，这一文献又是

丝毫不容置疑的。在敦煌发现的西藏王统编年表也有记载：乞黎苏笼腊

赞是于 年诞生的。同年，他的“权力很大”的母亲就去世了。然

而，根据同一年表来看，金城公主是 年去世的，直到 年才殡葬

（巴科：《有关吐蕃历史的 页）。因此，乞黎苏笼腊赞不敦煌文书》第

是她的儿子。在敦煌发现的王统世系牒（ 页）巴科，同上引书，第

甚至还指出了乞黎苏笼腊赞母亲的名字：她属于那囊家族〗。他从童年

时代就派人到唐去寻求佛经文献，他的使者们领回了一位“和

尚”，也就是一位汉僧〖这里指和尚，是梵文字 ”的对

音（由西域文字演变而来），在通俗汉语里最通常是指佛教僧侣。其实，

布顿并没有详细说明这第一个和尚是由乞黎苏笼腊赞亲自召来的，把这

个和尚带到拉萨来的使节可能是这位赞普在童年时代派往唐朝去的，即

岁登基之前；这个使节可能在唐朝“在他 年 受到了唐朝皇帝的款

待”。所有这些史料与我们通过敦煌写本所知道的有关摩诃衍和尚的情

况、他的来历、他到达吐蕃的时间和到达时的情节等方面的情况都是矛

页以盾的〔参阅下文（原文为第 下）〕。据汉文史料记载，只是到了

乞黎苏笼 年，吐蕃才正式遣使到唐朝去寻求佛腊赞执政的末年，即

教法师〔参阅下文（原文为第 页）。在该赞普登基之前派往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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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取经”和从唐朝带回摩诃衍和尚的使者中间，布顿提到了

（僧师），这个人物在布顿文章的下文也屡次出现，而且也列在《翻译名

义大集》的作者们所历数人物中了（参看考狄：（欧洲汉学书目）第

卷，和 页）。这正如考狄所猜想的那样， 可能完全是一个

汉语称号，即“僧师”（而且无论把这一切描写得多么绘声绘色，中国

实际上从来也没有人使用过这一名称）。在布顿所记载的传说中，需要

特别提及的一点是：在论述乞黎苏笼腊赞年间的佛教起源（如果把所有

关于所谓佛教是 世纪传入吐蕃的论点都列入传说的范畴的话，那干脆

就是吐蕃佛教的起源）问题时，他强调要记载汉语名词和汉族习惯的影

响。请参阅下文（原文为第 页）〗。稍后，他的另一位使者在唐

朝向另一个和尚学习关于“坐禅”方面的教诲：这里当然指的

是瑜伽修习法，汉僧称之为“禅”，这一作法当时在唐朝盛行

一时。但是，在吐蕃定居下来的摩诃衍和尚也在那里赢得了日

益增多的弟子，其成员已居吐蕃佛教徒中的多数了。但因为他

只传授一种过甚的“禅”，即一种甚至还要否定慈善事业的寂

所以又在寂护的弟子中出现了一个反对静主义， 派。寂护当时

是吐蕃最大的印度大师，布顿称他为“菩萨”，正如他把摩诃

衍称为“和尚”一样。摩诃衍的信徒们形成了“顿门派”，其

印度对手们形成了“渐门派”。布顿在这里使用了两个完全是

从中国经院哲学中汲取来的术语，甚至也没有译成藏文〖其原

因很明显，因为他不懂。布顿所造成的结果给西藏的传说留下了深深的

烙印，因此，这些传说中也就保留了一些完全是某一派别和某一时代所

使用的专门性汉语术语〗。吐蕃赞普是赞成寂护的，但是争论变

得激烈起来了，因为印度大师的对手们威胁说要杀死他和他的

所有信徒。吐蕃赞普就把“菩萨”的一个弟子莲华戒派去帮助

印度大师。莲华戒奉诏立即起程 显然是从印度出发的

前往参加在赞普主持下的僧诤会，和汉僧对阵。赞普让汉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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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只有他一个人 坐在他的右边〖（请参阅下文（原文

页注①），西藏为第 的荣誉位却是位于右边的〔参阅下文（原文为

第 页）〕〗，他的左边是在渐门信徒们陪同的莲华戒。布顿引

用了摩诃衍的一段发言和莲华戒的一段驳辩，并摘要发表了莲

华戒的两名信徒，即贝扬（吉祥妙音）和益西旺布（智慧主）

的发言〖据布顿来看，智慧主是个吐蕃人，他原名叫作塞朗，只是当

他在尼泊尔接受了寂护的施教之后才采用了这一名字（奥贝米莱译文第

卷卷，第 页）。也请参阅考狄的（欧洲汉学书目）第 ，第

页。《丹珠尔》的目录也记载了一个吐蕃人吉祥妙音，并认为他生活在

乞 页 同样，布页和第黎苏笼腊赞执政期间（奥贝米莱译文第

顿也指出了 页），也请参阅下文《补遗部这一点（同上引书，第

，（原文为第 页）〗。汉僧方面被驳得哑口无言，当场

表示服输，数位成员都自杀身死，吐蕃赞普便下令禁止传播他

们的学说。布顿还补充说，稍后不久，由摩诃衍和尚派遣的四

名汉人凶手去找莲华戒算帐，并且果真砸碎了他的脊梁骨。

在其它西藏和蒙古史学家的著作中〖指《如意宝树史》

页）和五世达赖达斯版本，第 喇嘛（卷，第 年）的

年的作品，请参阅伯戴《西藏王臣史》，关于这部 克在（印度史季

期（卷，第 增刊号），刊）第 第 页，第 卷，第 期（增刊

页发表的文章号 ），第 ；杜齐：《论西藏历史传说的真实性》第

月出版的（宗教页，立花秀孝在 年 研究）杂志第 卷，第 期

中发表的（论汉藏佛教关系）一文第 页和 页和 年 月第

在 卷，第（ 页上发表的《西藏佛教史导现代佛教）杂志第

年 月出论》一文中；寺本在 版的《大谷学 卷，第 期，报》第

第 页中发表的（喇嘛教理概况）一文中都引用了洛桑索吉尼玛于

年编纂的一份《一切宗派源流晶鉴》。史密德在 年于圣彼得堡

发表的（东蒙古史）第 页上也提到了卡尔梅克文的一种西藏古代

史。 拉露小姐告诉我说：《如意宝树史》把摩诃衍和尚说成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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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如布顿著作中的基本轮廓 都明显小说体裁化了，

甚至就连“和尚”的名称以及摩诃衍的名字本身在西藏都有一

点传奇味道了〖立花秀孝在《宗教研究》杂志第 卷，第 期，第

页上所引用 卷，第的（如意宝树史）第 页和其它藏文资料里

也提到过一位叫作摩诃衍的和尚，他可能是于 世纪松赞干布执政时期

到达吐蕃的。布顿很可能是把他叫作“大 卷，乘天”（奥贝米莱译文第

页）第 。也可能是 弗兰格翻译的拉达克世系中的“

卷，，该文献发表在《西藏东部的古迹》第 页中（载第

年（印度档案文献》，新编合订本第 卷）。这里也可能是指玄奘，

他的梵文名称之一是“大乘天”：这是印度大乘宗的信徒们授给他的尊

号。当时，他在一次由一位或几位国王、戒日王和童子王组织的辩论会

正如在吐蕃举行的辩论会一样，因为乞黎苏笼腊赞只不过是模仿了

当时在印度，甚至在唐代宫廷中广为流传的一种习惯中捍卫了大乘教理

学说而反击了小乘派学说（参阅（西域记）中玄奘的最后一篇赞文，即

《大正新修 卷，号，第 第 页；比尔翻译的《玄奘大藏经》第

的一生》第 页和 页）。伟大的取经朝圣者玄奘名扬吐蕃，书目学

家们在提到他时，大都是使用“大乘天和尚”的名字（如考狄：《欧洲

汉学书目》，《经部） 卷，第 页和第 卷，第 页）。号称拉萨第

“长廊”的大昭寺游廊的壁画上都绘有玄奘及其三位弟子的肖像（参阅

沃德尔引用柯本的著作：《西藏 页；巴沙尔在《皇家亚的佛教》第

洲 年在西页中发表的文章；当沃德尔于学会杂志》 年第

藏游览时，他没有找到这一壁画，参阅（拉萨及其秘密 页）。）第

在西 至少在西藏的汉人是这样认为的藏，人们似乎真正相信 玄

的苏漫多宗信徒， 明显是汉文里的“大师
，

这也是指其教宗主事或首领的尊号，更确切地说是荣誉称号（尤其是在

死后更为如此）。但我不知道对“ 二字该如何处理〔参阅下文

页 ）（补遗部分》（，原文为第 ，应 为 也有大师”〕智 这同一个

故事，但稍有所异。其历史真实性令人置疑，尤其是因为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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